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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着”“V了”静态存在句的语境差异及体貌地位 

曹爽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学界普遍认为， “V着”和“V了”静态存在句可以互换使用，而通过对“V着”“V了”静态存在句语境 

的考察，认为“V着”和“V了”句是不同的句子， “V着”句侧重描述预设场景， “V了”句侧重描述变化场景， 

在动态的篇章中， “V着”“V了”句基本不能互换使用。运用广义结果体和狭义结果体理论，分析认为“V着” 

句属于典型的广义结果体，“V了”句和典型的狭义结果体具有高度相似性，可以大致将其归入狭义结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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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存在句是指空间内以静止的状态（方式）存 

在某人（物）的一类句式。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段为 

“V 着”“V 了”的静态存在句，即以“方位短语+V 
着/了+名词性成分”为形式的静态存在句。如： 

(1)  在这有三扇窗子临街的房间里，摆着沙发、 

一个书橱、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边放着一张床， 

靠床的角落摆放着洗脸盆， 另外一个角落里装着炉子。 

墙壁上挂着照片。 
(2)  这是套经过宾馆式装修的多居室大开间的公 

寓， ……房间正中摆了一套三件装的泰国水牛皮沙发， 

靠墙摆了几件红木多宝格柜橱和聚脂酒柜，上面摆有 

精美瓷器和一些异形的外国名酒瓶子和一排排崭新的 

烫金的外文书籍。 

以上两个语段都是对空间场景（房间）的描写， 

划线的存在小句的句法环境也基本相同，为什么(1)用 

“V着”句，而(2)却用“V了”句呢？两个语段中的 

“着”“了”是否可以自由互换？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范方莲 [1] 、宋玉柱 [2] 、尚 

新 [3] 等认为“着”“了”意义相当，可以互换，互换后 

句子意义相同； 刘宁生 [4] 、 任鹰 [5] 等则认为二者可以互 

换，互换后句子意义基本相同，但“着”“了”意义并 

不相同；戴耀晶 [6] 、张谊生 [7] 等认为二者可以互换，但 

“着”“了” 意义并不相同， 互换后句子意义也不相同。 

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但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往学 

者们对于静态存在句中“着”“了”互换的研究，多是 

从存在句的句子内部环境入手，研究存在句的方位短 

语、动词及后段名词性成分对“着”“了”使用的影响， 

而关于句子（存在小句）外部语境对“着”“了”的使 

用以及“着”“了”互换的制约因素研究得不够。 

张旺熹认为， “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语段中，句子和 

句子之间，在意义上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 

制约的，它表现为一种句子与句子之间在语法形式的 

选择上、在语句意义的配合上的内在规定性” [8](1−2) 。 

本文将借鉴这一思路， 通过对小句环境大致相同的 “V 

着”句和“V了”句的篇章语境的考察，讨论“V着” 

句和“V 了”句的实际语用功能差异，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V着”“V了”静态存在句的体貌地位。 

一、 “V 着”“V 了”静态存在句的 

语境差异 

范芳莲 [1] 、 潘文 [9](189) 等学者都提到存现句的主要功 

能是场景描写。 “V着”“V了”句都可用来描写场景： 
(3)  我们拾级而入，嗬，教堂还不小哩！洞壁上 

挂着电线，洞上方吊着一盏电灯，洞的一角摆着一张 

类似小学生用的书桌，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和一 

本签到簿，桌前是几排长条矮凳。 
(4)  寿明十来天没来，他那斗室已变了样。门楣 

上贴了个“泛彩居”的横额。……进得屋来一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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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番景色。小炕桌上添了座仿宣德铜炉，燃起一缕 

檀香。窗台上放了只脱彩掉釉冲口缺瓷，却又实实在 

在出自雍正官窖的斗彩瓶。里边插了两棵晚香玉，瓶 

旁一把宜兴细砂、破成三瓣又锔上的口壶。墙上悬了 

张未装未裱乌世保自己手书的立轴， 上写： “结庐在人 

境，心远地自偏。 ” 

以上两段都是描写空间场景的，划线的句子除了 

一个用“着” ，另一个用“了”的区别之外，两段句子 

好像是相同的。但仔细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段话 

展现的场景并非完全一样： 
(3)展现了教堂内的场景。这种场景是“我们”进 

入教堂后， 对教堂陈设做的一种完全静态的描写。 “洞 

壁上”的“电线”什么时候“挂”的， “洞上方”的“电 

灯”什么时候“吊”的， “洞角”的“书桌”什么时候 

“摆”的， “桌上”的“圣经”和“签到簿”什么时候 

“放”的， “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拾级 

而入”的时候就已经以那样的状态在那里了，我们看 

到的只不过是它们之前状态的延续罢了。所以，(3)中 

这些“V 着”句给我们展现的实际上是一个预先已经 

设置好的并且一直延续到现时的场景，即“预设”的 

场景。

(4)展现的是斗室内的场景。寿明看到的斗室，显 

然已经“变了样” ：门楣上的“横额” ，小炕桌上的“仿 

宣德铜炉” ，窗台上的“斗彩瓶” ，瓶里的“晚香玉” ， 

墙上的“立轴” ，都是以前这间斗室里没有的，它们都 

是在“寿明十来天没来”的时候添上的。(4)用一系列 

的“V 了”句展现了一个与以前不同的场景，即发生 

了“变化”的场景。 

静态存在句进行场景描写，主要运用于空间场景 

描写和人物衣着描写。上述语段是空间场景描写。 “V 
着”“V 了”句在进行人物衣着描写时，同样表现出 

了“预设”与“变化”的差异： 
(5)  各式各样形迹可疑的男人，纷纷出现在大宅 

门口，……。他们穿着清一色的灰布长衫，鞋子上沾 

满了泥浆， 打着油布伞或者纸伞，探头探脑东张西望。 
(6)  她刚从女更衣室出来，……两脚并拢笔直站 

着笑吟吟地望着我等待评价。她穿了件那时罕见的红 

色尼龙游泳衣，曲线毕露，应该说很动人，可我说： 

“傻×似的。 ” 
(5)中划线的句子是对“族里面的各房代表”的衣 

着描写。 “灰布长衫”什么时候穿上的我们不知道，总 

之，他们“出现在大宅门口”时就是这样的一身打扮。 

“V着”句只是对现时的衣着做静态的描写。 
(6)中划线的句子是对“她”的衣着描写。 “V了” 

句所展现的是“她刚从女更衣室出来”后的衣着，和 

之前没有去更衣室的衣着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发生了 

“变化”后的状态。 

以上的分析，都跳出了存在小句本身，在存在小 

句之外的语境中寻找与之相关的信息。 “V着”和“V 
了”所体现出的这种“预设”与“变化”的差异，是 

否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呢？我们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 

库中检索出大量的带“着”“了”的静态存在句进行验 

证，通过分析这些语料，我们发现，在使用“V 了” 

句的语段中，大都能在“V 了”句的前后语境中找出 

表示“变化”的词语，而“变化”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 历时的变化 

所谓历时的变化，是说和以前相比，状态发生了 

某些变化。如： 
(7)  这是间教室改 ． 的宿舍，在墙的另一端，那张 

长沙发还镶有一块长方型的木质黑板，上面胡乱写了 

一些留言等字迹。房间堆了过多的家俱，新旧杂陈， 

电器和玻璃器皿上都落满了灰尘。 

“改”字为我们展示了曾经是“教室” ，现在变成 

了“宿舍”以后的情景。 
(8)  雷石柱打扮 ．． 了一下：头上戴了一顶瓜壳帽， 

身上穿了套黑色裤褂，带了个假“良民证” ，装成个商 ．．．． 

人模样儿， ．．．．． ……一直进了汉家山据点。 

“打扮”说明雷石柱以前不是这样穿着的，为了 

到汉家山摸情况，他特意“装成个商人模样” ，和以前 

的打扮相比，是发生了“变化”的。 
(9)  这一天的怀仁堂北草坪很特别 ．． ，草坪上摆了 

一片木桌，木桌上又摆了丰富的冷餐和水酒。所有参 

加活动的人，都自拿碗碟，自己动手。 

“特别”一词显示了“这一天”的怀仁堂北草坪 

和往常是不一样的。 
(10) 开张三天， ……颇为热闹。 过了不到二十天， 

就又冷落 ．． 下来了。 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 

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颜 

色灰白。纱厨里的猪肝、腰子，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 

子里。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 

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 ．．．．．．．．．．．． 他肩上搭了一条抹 

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 

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 

“冷落”是和之前的“热闹”相比，场景发生了 

变化； “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更明确地显示出当 

“老板”的吴老二是不这样穿的，一系列的“V 了” 

句是对他成了“跑堂的”之后的衣着描写。 

相反，如果所描述的情景和以前一样，即没有发 

生历时的变化，则选用“V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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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玛丽雅老师和战前一样，孤身一人住在这间 

只有一扇朝花园的小窗的屋子里，一切都和原来的一 ．．．．．．．． 

模一样 ．．． ：桌子、床铺、宽大的书橱，桌子上摆着墨水 

瓶、作业本，旁边还放着一支红铅笔。 

“一切都和原来一模一样”强调状态和以前没有 

变化，所以用“V着”句。 

（二）异于常规模式的变化 

所谓异于常规模式的变化就是指因与常规应有的 

模式不同而呈现出的变化： 
(12) 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 ．． 

样 ． 。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扣， 

纽绊拖出一截银表链。……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 

菜叶式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 

“不一样”三字说明文中为我们呈现的“扬州人 

老板”的打扮是异于“别的掌柜”的，和常规的掌柜 

打扮相比是发生了变化的。 
(13) 在这个治丧的日子里，妤小姐仿佛故意和人 ．．．． 

作对 ．． ，她穿了一身色彩艳丽的衣服，和操办丧事的气 

氛相比，显得很不协调 ．．． 。 

在治丧的日子里，妤小姐却“穿了一身色彩艳丽 

的衣服” ， 显然是和治丧日子里的其他人的穿戴是完全 

不同的，也就是发生了变化的。语段中的“故意和人 

作对”“不协调”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变化。 

与此相反， 如果所描写的情景是一种 “常规模式” ， 

则选择用“V着”句。 
(14) 那人一副典型 ．． 的小丑打扮。他头上戴着一顶 

圆顶窄边帽，脸上戴着假鼻子，更特别的是，他还戴 

着大大的橡皮手套和橡皮脚模。他说： “要穿戴它可要 

花费不少时间。 ” 

“典型”二字说明划线的部分是“小丑”的常规 

打扮，是“常规模式” ，没有什么不同或者变化，因此 

用“V着”句。 

(三)语篇内部的变化 

“语篇内部的变化”是指在行文中为了追求叙述 

的变化而采用了不同的句式。如： 
(15) 那女人 30来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 

穿一件灰色的棉旗袍,裹一条浅紫色的长围巾,鼻梁上 

架着一副白边眼镜。 

童小娥认为(15)句和下面的句子在意义上没有明 

显区别 [10] ： 
(16) 高田的汉语读写能力堪称一流,但口语水平 

却十分幼稚,因此他的身边总也离不开译员,译员是个 

小个子,瘦瘦的,长着细溜溜的鸡脖子,鼻梁上架了副 

金丝眼镜,说话慢声慢气的,带着尖尖的女声。 

但是，我们通过对更大篇章环境的考察，发现这 

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还是有差别的： 
(15′) 那女人 30 来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 

穿一件灰色的棉旗袍,裹一条浅紫色的长围巾,鼻梁上 

架着一副白边眼镜。 

…… 

任远已走到近前，借着路灯一端详，才猛然想起， 

这不是江青吗？ 

…… 

“哨兵也不认识你，怎么能放你进来呢？”那 

时……江青也不过是中宣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并没有 

像后来一样权倾朝野、颐指气使，所以任远也不管她 

愿意不愿意听，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批评她…… 
(15)是对江青的描绘， 她的装束和一个普通的 “30 

来岁的女人”的装束没有什么区别，(15′)中特意写到： 

“也不过是中宣部的一名普通干部” ， 说明“穿一件灰 

色的棉旗袍，裹一条浅紫色的长围巾，鼻梁上架着一 

副白边眼镜”也就是一副平常人的惯常打扮，即前面 

所说的“常规模式” ，因此，这里用“V着”句说明她 

的“平常” 。 
(16)连着用了两个静态存在句，其中“长着细溜 

溜的鸡脖子”中的“着”是决不能换为“了”的，因 

为这里呈现的是译员本身固有的状态，只能用“着” ； 

而“金丝眼镜”则不是“鼻梁”的固有状态，这样的 

两个句子连在一起，为了避免使用重复，使语篇内部 

富于变化，因此，后一句采用了和前一句不同的“V 
了”句。 

通过比较， 我们认为， (15)(16)中划线的 “着”“了” 

同样是不能互换的。童文之所以认为这两个句子没有 

明显区别，是因为只看到了它们在存在小句内部环境 

上的相同，而没有看到它们在更大的外部语境上的相 

异。 

“V 着”与“V 了”句表现出的“预设”与“变 

化”的差异可以解释在剧本中描写舞台布景的部分为 

什么常常使用“V着”句： 
(17) 北房是王家，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一张 

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上边晒着大 

包袱。……东房，右边一间是丁家，屋顶上因为漏雨， 

盖着半领破苇席，用破砖压着，绳子拴着，檐下挂着 

一条旧车胎；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门前 

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几乎是一无 

所有。左边一间是程家，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 

的破竹帘子；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门前有一棵 

发育不全的小枣树，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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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子。架的下边，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龙 

须沟》第一幕） 

上述舞台布景中，除了用“有”字句、 “是”字句 

表存在外，其余的多是“V着”句， “V了”句基本没 

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剧本中的 

舞台布景都是对现时舞台状态的一种静态描写，当大 

幕拉开之时，观众（读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些已经 

设置好的场景，至于什么时候设置的，观众（读者） 

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大家所见到的就是那个设置 

好的场景一直延续到现时的状态，与“V 着”句表现 

的预设场景刚好吻合，所以，剧本中的舞台布景部分 

多用“V着”句，且其中的“着”都不能换为“了” 。 

由此可以看出， “V着”句和“V了”句的适用语 

境是不同的： “V 着”句侧重描述预设场景， “V 了” 

句侧重描述变化场景。 在单个的静态句子中， “着”“了” 

虽然可以进行互换，互换后的句子表面上看也是合格 

的句子，但因为它们所表达的句子意义不同，适用语 

境不同，在动态的篇章语境中， “V着”句和“V了” 

句基本上是不能互换使用的。 

二、“V 着”“V 了”静态存在句的 

体貌地位 

关于 “V着”“V了” 静态存在句中的体貌研究中， 

前辈学者多立足于“着”“了”体意义的差异研究，对 

“V着”句和“V了”句的体貌地位没有进一步界定。 

如戴耀晶认为， “带体标记‘了’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 

的动态的现实事件；带体标记‘着’的句子则表达一 

个非完整的强静态的持续事件” [11](92) 。戴文将体意义 

划归为句子，为 “着”“了”互换现象做了新颖的解释， 

但他只指明了“V 着”句和“V 了”句时体性质的差 

异 ， 并 未 确 定 静 态 存 在 句 的 体 貌 地 位 。 
Nedjalkov&Jaxonjtov“把汉语普通话表持续而不是表 

进行的‘着’看成是状态体的标记” [12](97) 。陈前瑞在 

论述汉语阶段体时，把“摆着、挂着”之类表示持续 

状态或存在状态的 “着” 称为结果体， 并认为 Nedjalkov 
“把这一类传统上表持续的‘着’看成状态体或广义 

结果体的标记是有道理的” [13](98) ，但未能论及“V了” 

句的体貌地位。维克多在陈前瑞的基础上，认为“V 
了句是狭义结果体，V着句是广义结果体” [14](32) ， “V 
了”和“V 着”是两个前后相连的阶段——“V 了是 

行为结束以后的起始状态，V 着是行为结束以后的持 

续状态” [14](32) 。但这一认识无法解释“细细的枝条上 

挂着绿色的柿子。 ” [12](132) 这样的句子。句中“挂着” 

所表示的状态显然“与之前的动作完全无关” [13](98) ， 

又怎能说是行为结束以后的持续状态呢？ 

（一）广义结果体与狭义结果体的区别 
Nedjalkov 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结果体结构进行了 

研究， “并区分了狭义的结果体和广义结果体。广义结 

果体包括状态体(stative)，状态体是指用来表示状态 
(state)的形式，包括语法性质的动词形式和派生的动 

词。狭义的结果体则不包含状态体，仅指表示一个结 

果状态的形式，而且该结果状态蕴含一个造成该结果 

的动作” [13](97) 。 

在确定静态存在句的体貌地位前，首先应明确： 

静态存在句作为一类句式，有其固定的句式意义，即 

“空间内以静止的状态（方式）存在某人（物） ” 。因 

此，不管是“V 着”句还是“V 了”句，都表示某种 

状态的存在；但在表示“状态”这一共同点的基础上， 

两个句子间又存在差别： “V着”句表示的是单纯的状 

态持续； “V 了”句表示变化的状态。在汉语中， “V 
着”句和“V 了”句的差异大致体现了广义结果体和 

狭义结果体的区别。 

我们基于以上认识，论证“V 着”句和“V 了” 

句的体貌地位。 

（二） “V着”句的体貌地位 

“V 着”句侧重描述预设场景，展示的只是一种 

单纯的状态持续，并不关注带来这种状态的动作，如： 
(18) 旧时情景，又一幕幕再现在眼前。……那是 

他刚出现时的模样，戴着墨镜，穿着学生装，一手拎 

着一只鸟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句中的“戴着墨镜，穿着学生装”是对小云刚出 

现时状态的静态描写，也就是说妤小姐最初见到小云 

时，他就是这样的装扮，至于他什么时候戴的眼睛， 

穿的学生装， “戴”和 “穿”的动作并不是关注的重点， 

它关注的只是“墨镜”和“学生装” 的存在状态。 

如果说(18)中的“V 着”句跟动作多少还有些联 

系（但并不关注动作）的话，有的“V 着”句跟动作 

则毫无关系。如： 
(19) 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 [12](132) 

(19)句表示的是“树下面有一头白石大狮子存在” 

的语义，“V 着”句表示的只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 

这种状态跟句中的动词“蹲”完全没有关系，因为狮 

子是石头的，不可能发生“蹲”的动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V 着”句描述的是动 

作结束后的状态持续，是一种单纯的状态描写，这种 

状态即使和动作有关，句子本身也并不关注状态之前 

的动作发生，有的状态甚至和动作完全没有关系，汉 

语“V着”句的这些特点具备广义结果体的典型特征， 

属于广义结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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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V了”句的体貌地位 

“V 了”句描述的是发生了变化的状态，而这种 

变化状态总是由某种动作行为带来，如： 
(20) 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 ．． 

了一下，……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长的镜框，里 

面嵌了磁青砑银的蜡笺对联，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 

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 

风满面生。 

划线的“V 了”句显示了“时福海记”发生了变 

化的状态，很显然，这种变化是由“装修”的动作引 

起的。

“V 了”句描述变化了的状态，而这种变化状态 

总是由某种动作行为带来， “V了”句的这种特征和典 

型的狭义结果体“蕴含一个造成该结果的动作”相类 

似，但典型的狭义结果体还关注带来状态的动作， “V 
了”句并未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动作的关注，如： 

(21) 不久，我在一次朋友请客的宴席上又见到这 

人。 他如今已是一家什么都干的大国营公司的副总裁， 

人胖了三圈，西服笔挺，还戴了近视眼镜。 

句中的“戴了近视眼镜”是“我又见到这人”时 

“他”的状态，结合前后语境可以看出，这种状态和 

以前相比，显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他当了一 

家什么都干的大国营公司的副总裁”之后才出现的， 

但是对带来这种状态的动作并不关注。 

因此，我们认为， “V了”句并不是典型的狭义结 

果体。严格地说，它介于典型的广义结果体和典型的 

狭义结果体之间，但因为它和典型的狭义结果体的距 

离更近，在实际应用中，为便于操作，大致可将其归 

入狭义结果体。 

注释： 

① 本文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参考文献： 

[1]  范方莲. 存在句[J]. 中国语文, 1963(5): 386−395. 
[2]  宋玉柱. 存在句中动词后边的“着”和“了”[J]  .  天津教育 

学院学报, 1988(1): . 
[3]  尚新. 语法体的内部对立与中立化——英汉语对比研究[D]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4]  刘宁生.  动词的语义范畴“动态”与“静态”[J].  汉语学习, 

1985(1): 117−128. 
[5]  任鹰. 静态存在句中“V了”等于 “V着”现象解析[J]. 世界 

汉语教学, 2000(1): 28−34. 
[6]  戴耀晶. 现代汉语表示持续体的“着”的语义分析[J]. 语言教 

学与研究, 1991(2): 92−106. 
[7]  张谊生. 助词与相关格式[M]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8]  张旺熹. 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M]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 

大学出版社, 1999. 

[9]  潘文. 现代汉语存现句的多维研究[M]  . 南京: 南京师大出版 

社, 2006. 
[10]  童小娥. 从视点角度看静态存在句中的“着”和“了”[J]. 南 

华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8(4): 87−90. 
[11]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2]  Nedjalkov,  Vladimir  P.  (ed.)  1988  Typology  of  resuitative 
constru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Originally  in 
Ruassian in 1983) 

[13]  陈前瑞.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4]  维克多. 结果体与结果相的跨语言对比[D]  . 北京: 北京语言 

大学, 2009. 

The Context Differences and Aspect Position of 
The Static Existential Sentences of “Vzhe” and “Vle” 

CAO Shuang 

(Chinese Department,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Henan,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atic  existential  sentences  of  “vzhe”  and  “vle”  in modern  Chines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narrow and broad resultative. The “vzhe” and “vle” sentences have the context differences. The “vzhe” 
sentence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reset  scene,  the  “vle”  sentence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e scene. The former shows the pure state and is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ed 
action, which hav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ad resultative; while the latter indicates the change state brought by 
some action, which general belonged to the narrow resul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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